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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 1904年出生于湖

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
员之家，原名任培国。父亲任
振声（!"#$%），为人厚
道谦恭，声誉良好。但他的婚
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
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
病逝了。

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

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
割舍的原因，两家经商量作
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
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
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
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
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她
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
培国。于是按照两家的约定，
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
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 “娃娃
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

“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

长到十二岁时正式进入任
家，与任培国共同生活。两个
孩子因受到良好家风的影
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
邪，也根本不懂得对方作为

自己未来的配偶是什么意
思，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
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
梅竹马，两小无猜。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
子要聪明，12岁时，他考入长
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

了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离
家的那天，陈仪芳望着任培国

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
书，还会回来吗？”

“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
我们还在一起……”小培国拉
着仪芳的手安慰道，自己的眼
圈也不觉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

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
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
担。懂事的陈仪芳有一天对公
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
里做工，供弟弟上学。”

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

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
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
培养感情。

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

为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
工作，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
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
的生活。

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
培国交学费，陈仪芳在厂里拚
命干活。她自己吃穿特别节

省，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都
攒起来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
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
个小厂去看陈仪芳，看她累成
那个样子，任培国非常心疼。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仪芳
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

完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两人
在这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
更加深厚，真正互相深爱着对
方。包办的婚姻，也一样产生
纯洁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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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任培国转入

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学习。
但这时，任家已无法承担高中
昂贵的学费。

这年 5月，北京五四学生

运动爆发。一向受故乡爱国历
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
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
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
救国的理想抱负，遂积极投身
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

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
罢课活动，后来他加入了毛泽
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
研究会。1920年，他被研究会
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
社俄语学习班，并在那里加入
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

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培国同刘

少奇、肖劲光等人一同赴苏
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
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
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
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

国取了一个 “布林斯基”的
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
弼时。1922年，他在苏联加入
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 3年中，
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
度，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尤其

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
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
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
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
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只吃
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
里没有火，老是担心他会生

病。但她不会写信，请别人代
写，总是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
的内心话。后来她产生了学文
化的想法，就参加了夜校学
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满
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
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

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
般地鸿雁传书，成了一时的佳
话美谈。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

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
掩护，先后担任了共青团中央
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主任和
团中央总书记。当时才二十来

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
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

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
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工

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
时把 “家属”陈仪芳接到上
海。陈仪芳 1926年到上海
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
人已分别长达 6年，忽然出
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
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

令任弼时非常激动，他们紧
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
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
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
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
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
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

1928年秋，任弼时在南
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
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
拉煤的火车，在风雨交加中赶

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
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
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
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
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
当她重赶回上海与已释放的
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

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
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
在这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
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
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
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

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
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
子，两人互相牵挂。女儿刚生
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
了，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才出
狱。她把女儿送回老家，然后
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

重逢。
长征开始后，陈琮英跟随

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
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
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
几次死里逃生，任弼时非常
感激她：“琮英，这包办婚姻
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
咱们还‘包办’……”陈琮英

脸上挂着眼泪直笑。长征途
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
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

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拣给妻
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

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
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
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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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不久，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
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
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
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
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
远征只好送回老家去。一家人

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
见。后来，任弼时受中央派遣
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
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
他乡生活。

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

任了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
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日战争的
日常工作，是当时延安中央最
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
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
书。由于任弼时在长征中身体
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

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
和蔬菜吃，任弼时的身体每况
愈下。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
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外表，
陈琮英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
她更加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
弼时的日常生活。

在延安，所有的人都吃食
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
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
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
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
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
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

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
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
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
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
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
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
的保姆。

后来，为了解决物质生活
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
动。当时人人都有纺线任务，
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
英手把手地教他，居然让他纺
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

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
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

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
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
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
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
“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
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
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
人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
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
各地。这一时期，任弼时更忙
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
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
移，甚至连夜长途奔袭；粮食

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
一把黑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
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
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
只有几岁的小儿子远远，不畏
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

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
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
年期间，任弼时与 10年前做
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苏联所生
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
逢。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
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

陪治，但陈琮英一天也没有
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
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
病情的每一点变化。

1950年5月28日，任弼
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
琮英率全家去迎接，任家的第

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
兴，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
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
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任
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

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
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
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
总是充满着眷恋之情和深深
敬意，她说：“与弼时一生一
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

老师！”
人生伴侣多佳话，革命夫

妻更珍贵。任弼时与陈琮英的
传奇爱情故事，正如那句诗所
云：“霜叶红于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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